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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承优秀传统经典，
借鉴西方先进文化，
打造民族乐队新音响

张　列

一、学习继承优秀传统

1971 年，我考入陕西省歌舞剧院学员队，学习西洋打击乐和

钢琴。八十年代初，因工作需要，剧院决定让我改行转为乐队指挥，

开始跟随歌剧团德高望重的丰琪指挥学习五年。陕西省歌舞剧院的

前身是 1940 年在延安成立的我国最早的艺术团体之一，毛泽东主

席亲笔题写了“西北文艺工作团”团名。1949 年后，一部分艺术

家跟随“鲁艺”到了北京，另一部分艺术家留在了西安。作曲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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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岩（院长）、李作柱、油达民、王焱和歌唱家刘燕萍（团长）等

将延安文艺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

们带领陕西省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努力拼搏，几度辉煌。

七十年代，陕西省歌舞剧院拥有陕西交响乐团（今陕西爱乐）、

歌剧团交响乐队、歌舞团民族乐队和超过百人的合唱团（三团合并），

音乐活动十分活跃。全国都在演八个“样板戏”时，陕西文艺工

作者创作的陕北民歌交响合唱《五首民歌》唱响了祖国四面八方。

《五首民歌》参加北京调演，在“广交会”引起热议，中央人民广

播电台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录制和拍摄了影片在全国播放。我就在

这个时期进入到了这个艺术的大家庭之中。最为可贵的是全院拥

有七八位令人尊重和敬仰的指挥家，加上陕西交响乐团是当时全

国为数不多成立较早的乐团，李德伦、韩中杰、郑小瑛、黄晓同、

严良堃、杨鸿年等指挥家经常会来训练和演出，和他们在一起进行

的艺术活动对我一生所走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七十年代，

陕歌民族乐队演奏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《绣金匾》和《当黎季玛花

开的时候》等民族管弦乐曲，已显示出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。其中，

许多民族器乐音色和乐队音响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不能忘怀。年

轻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，感受和学习到的许多东西成为日后滋养自

己逐渐展开工作的养料，许多前辈和老师给我的宝贵指教至今牢记

在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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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来，在与众多的作曲家、演奏家、歌唱家和许多国内外

乐团的合作中实践、观察、思考。作曲家的艺术追求是坚定而明确

的，我们指挥者拿到总谱时犹如端起一本圣经，应尽力将它宣读好、

表达好。我最感动的是与许多独奏家的合作，每每在他们身上了解

和学习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，他们丰富的经验积累，厚

重的传统文化积淀、精湛的演奏技术、执著的艺术追求和令人尊敬

的人格魅力，不断地影响和激励着我。

我从事乐队指挥工作的三十多年来，忙忙碌碌做了一些事。不

论是与北京、上海的国家乐团合作还是海外的乐团，不论是职业的

乐团还是业余的乐团，不论是学生乐团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乐队，

这些执棒经历都已成为过去，其中必有得有失。若一定要说有成功

之处，那必须归功于我的几位恩师对我的严格要求、细心指教。记

得一位哲学家说过 ：“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之路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

走出来的，肯定伴随着一批人或一代人。”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丰琪老师在漫长的五年时间里为了教我而付

出的辛劳，从如何起拍到怎样准备总谱作业，从德奥音乐到俄罗斯

音乐，从歌剧到中国作品，老师为我备课的教本比我的课堂笔记本

还要厚……在学到歌剧《茶花女》时，老师为了检查我是否已认真

仔细地熟读了总谱，在指挥那段著名的八重唱时，老师不时地让我

唱男中音声部、女低音声部……经常接受这样严格的训练，使我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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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和掌握了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才形成了我后来在指挥《红楼梦》

和“四大名著”等音乐会时可以背谱与合唱团同时演唱，丝丝入

扣地引领舞台上的乐队和歌唱家们更贴近作品的情感线进行表演

和展现。

在最初学习中国歌剧和交响乐作品阶段，指挥《瑶族舞曲》的

引子部分时，老师让我从右手边的低音声部起拍后，缓慢地向左边

转身，直到主部主题从弦乐队轻柔地开始后，再转向照顾整个乐团。

当时不断重复练习时，心里并没有感到这些过程有什么重要，但没

想到的是，后来许多作品从实践中延伸的时候，这些潜移默化的东

西，犹如中国的太极武功一样，总能在演奏员心目当中形成一种有

力的气场，使身处各个声部的演奏家们确信，即将有不同寻常的事

情发生，令他们对已知作曲家在乐谱的某个小节设置的情感爆发点

充满了期待。正像德彪西所说 ：“作曲家们善于制造意想不到的听

觉冲击。”而我们知道，演奏家们则热衷于张扬乐曲的制高点，就

像被压抑已久的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一样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指挥家

的心中应该是冷静而清醒的。指挥一定要从全曲整体结构上了解作

品的真正高潮通常应该只有一个，而之前的那些小的高潮点都是为

后面做铺垫和准备的。指挥者的内心要装着全局，若指挥的表情不

能适度节制而随风摆柳，与乐队中的“积极分子”共同沉醉在某一

个特定的乐段里，虽然这段音乐进行的当时指挥会呈现出非常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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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目的表现，但这样肯定会对作品的整体表现有害，因此，指挥家

的热情与理智同等重要。

一场音乐会后，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热心的朋友对一些他们熟悉

的作品发表意见。最多的是关于乐曲速度的议论，一些人热诚地赞

同一种速度，或者对某个速度提出质疑，而他们之中不乏一些人并

不真正了解这种速度背后的决定因素。作为指挥一定要平和而客观

地面对这些热心的评论，听取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建议，来改进和提

高下一次的排练和演出。

从事科学和艺术这两种职业的人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每天都会

面临一个新的局面，迎接新的挑战。即使是演奏一首耳熟能详的作

品，我们也不能以为从演奏上已经再无新路可走。正如卡拉扬在传

记中所说 ：“当第一百次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，又重新从头开

始准备总谱，竟然又发现了一些过去被忽略掉的细节。”当乐队沿

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和那些已成为经典的传统音响习惯道路向前迈进

时，演奏家们更多的是通过指挥的引领，去体验和消化作曲家创作

乐曲时所采用的不同因素以及特殊的声部与和声音响的设置，而不

是只靠直觉和潜意识来面对作品。作曲家在谱面上写下了传统的表

情记号和速度与力度的提示，这是表面的、局部的，而指挥与演奏

家们应当注意和研究展现作品（完整意义上的）的更好方式，研究

和尝试更能表现乐句情感的句法与演奏法，使得一个复杂艰涩的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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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在演奏技巧上变得容易掌握和更富有表情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应在

对作品的尊重和忠实的基础上进行，我以为这就是一种严肃的尊重

传统文化的态度，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，有所发展，有所进步才是

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。

二、借鉴西方先进文化，打造民族乐队新音响

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同样也要经历时间的洗礼，无论是

西方的音乐文化还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，它们同属于人类文

明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从形成到今天已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变

迁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民族乐团，应该说虽然已初具规模，但肯定还

没有完全定型。历史地看，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正处于一个十分活

跃的变革时期，这中间不乏作曲家、演奏家、理论家、乐器制造家

和指挥家们的不懈努力。改革开放后，国门大开，请进来走出去，

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。我们在家门口和世界各地看到了

世界顶尖乐团的演奏，听到了如同录制好的唱片那样精致完美的现

场音响。由此，我们从事民族乐队演奏的同仁们，开始思考一个很

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—民族乐队的音响。

我记忆中，作曲家、指挥家油达民老师曾仔细教我如何认识民

族乐队中的弹拨乐器，了解这一族群的演奏技法和特色，如何在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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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中通过精心的声部组合获得美好的乐队音色。陕西乐团的指挥家

仇明德老师，经常鼓励我要弹好钢琴，有计划地多听交响乐作品和

中国作品，丰富自己的听觉艺术积累，从而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和思

辨能力。八十年代在西安音乐学院就读期间，得到了指挥家、教育

家刘大冬教授和鲁日融教授的悉心指点。他们告诉我如何与独奏家

们在一起共同研究作品，尤其是中国作品可能运用的多种表达方式。

上海音乐学院黄晓同教授到西安音乐学院指挥演出勃拉姆斯的《第

一交响曲》和瓦格纳的《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》等作品，我替他做

预排指挥。在陪同他去黄帝陵参观的路途上，他告诉我在俄罗斯听

到民族乐队中曼陀林演奏的优美音色是何等的迷人，其浓郁的俄罗

斯民族风格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，并在指导我指挥柴科夫斯基的弦

乐合奏曲《悲歌》时强调，应注意乐曲中深含的民族音乐韵律。印

象极深的是他告诉我怎样运用恰如其分的挥拍获得铜管乐声部轻柔

和谐的音响。黄晓同先生曾说 ：“作为一个中国指挥家，不会指挥

中国的民族乐队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。”九十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

指挥系进修时，杨鸿年老师更是在授课作品的选择上贴近了我的工

作需要，杨老师会专门来听我指挥的民族器乐音乐会演出，并与我

讨论民族器乐演奏中的一些问题。例如，唢呐声部的歌唱性，以及

如何相互协调力度，取得良好的乐队和声效果，探讨为何二胡声部

演奏中等力度长音时会出现“有型无声”的状态，怎样运用更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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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弓法来解决这个问题……

九十年代末，我调入中国电影乐团工作后演出活动渐渐多了起

来，朴东生先生和曹建国老师曾给过我许多至关重要的建议和指点。

他们让我了解了十分可贵的乐团历史和传统，使我在日常工作中沉

下心来，保持着对民族音乐传统的敬畏之心，努力认真地做好乐团

的每场演出工作和创作工作。在广东民族乐团做常任指挥时，得到

了音乐总监胡炳旭老师的热情指点，一起工作时可以随时请教大师。

他曾告诉我如何识别戏曲音乐中的板式结构，在哪一种鼓板节奏出

现时后面的速度一定是慢的等等。尤其是有一次中国广播民族乐团

演出京胡与乐队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时，有一段（快速）〔垛板〕，

我觉得乐队速度的启动总是不能够做到精确，于是立即从北京往广

州打电话请教胡老师。他说 ：“以往我们碰到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提

前一拍或提前半拍起拍，而在戏曲音乐中有时要提前两拍起拍，你

问的这段音乐就是这样的。”这是我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一种做法，

使我茅塞顿开。我曾和胡老师一起指挥赵季平作品音乐会，“两会”

期间赴北京汇报演出音乐会，也曾共同为特邀朴东生指挥的民族音

乐会做前期预排工作。他豪爽的性格、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高

超智慧的处理作品能力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指挥家彭修文于 1994 年代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，到西安为

鲁日融教授执教四十年音乐会执棒。我有幸作为前期预排指挥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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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日融教授和彭修文大师共同工作了几天。在陪彭先生去兵马俑参

观的路上，深入交谈了许多有关民族乐队建设的话题，无论是作品

创作、外国作品改编还是乐队训练，声部之间的平衡，单纯音色和

混合音色的使用，以及中国打击乐器在民族乐队中的演奏方式，音

量平衡，舞台呈现等等。那次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。当时彭修文先

生回北京后写信给我说 ：“张列，谢谢你的热情安排和陪伴，使我

和友仁（夫人）不虚此行。这次在西安看到了你指挥的《丝绸之路

幻想组曲》，乐队的声音非常好。若在排练和演出中多注意声部提示，

日后必有大成。”彭修文先生的来信我一直珍藏着，他对我的期望

成为激励我为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不断工作的动力。

我从学习西洋打击乐入门到后来进入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工

作，期间受到了众多前辈的教导和鼓励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搞

仿古乐器研制、为民族乐队写作品、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，与作曲家、

演奏家，尤其是民族器乐演奏家交朋友，向他们请教和学习。在艺

术实践中勤奋思考，认真实践，努力将东西方音乐元素进行融合，

专心追求打造心目中理想的民族乐队优良音色。通过优秀的作品训

练，使乐队演奏出松弛而有弹性，音区上下连接通透的音色，吹管

声部与打击乐声部既有修养又注意相互间力度平衡与协调。弦乐声

部克服个性突出的演奏习惯，追求明亮、温暖、柔中带刚、丰满统

一的音响。而弹拨乐则力求在无数个点的演奏中形成一条优美的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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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爆发力、有弹性，使其善于支撑乐队强有力的和声，许多民族音

乐语言的特点和韵味都能够从多姿多彩的弹拨乐声部表现出来。

多年来，在与海内外多个民族乐团的合作中，对不同编制、不

同地域的乐团声音有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他们都具备了善于演奏大气

磅礴，英雄史诗般的宏大作品的能力，同时又在复杂的节奏面前可

以轻松对应，完成自如。而深刻地表达韵味，可以细致入微地抒发

情感则是民族乐团特有的能力。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、吸引、分

离、融合的今天，我们中国的民族乐队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语言表达

方式，有了彰显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民族精神风貌的强大气场。我

们相信，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会把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扬光大，并

将其与西方音乐文化共同融合、相互借鉴而补充完善，在我们已有

的演奏技法层面上，使融合后产生的优良乐队音响站稳舞台，让人

类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继续发扬光大。


